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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心闻天籁　神笔创佳篇
—室内乐《阿哩哩》简议

乔建中

2007 年 11 月，首届 CCTV 民族器乐大赛举办期间，上海音乐

学院“金岂组合”演奏的《阿哩哩》以 103 分的高分（本次大赛所

有项目的最高分）荣获“专业组”第一名，全曲贯通一体的音响气

息，传统元素与现代技艺高度融合的音乐语汇，作曲家自我个性的

充分表达，引发了现场听众乃至全体评委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成为这场赛事中的一个难忘记忆。此后，《阿哩哩》又获得

2008 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文艺会演最高奖、2014 年金钟奖室内乐

作品最佳奖。这一次，再获 2015“新绎杯”全国室内乐优秀作品奖。

一件几分钟的民族器乐新作，八年内四度获全国多种比赛大奖，无



14

疑反映出该作在民族器乐室内乐创作领域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同时，

它的创作背景、结构布局、音乐个性也就自然成为我们探讨当代民

族器乐室内乐创作的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

一、《阿哩哩》的创作准备

日前，应我本人的要求，建民先生特地通过微信连续发来近

二十五分钟的录音，概略回忆了《阿哩哩》的创作缘起、结构安排、

乐器选择、语汇运用等，对二十年前的赴滇采风，十年前的动笔谱

写，当下的种种感怀皆有深情的追述。我听过之后，认为“录音谈话”

已经是一篇完整、充实而又有参考价值的“创作札记”，并相信它

无论对于作曲同行，还是关注当代音乐创作的音乐学者，都会大有

助益。为此，我决定把“访谈录”附于本文之后，而我的这篇短文，

只能是再听作品、再读访谈的一些零碎感受了。

我最强烈的也是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阿哩哩》反映了作者

所一贯坚持的严谨认真的“治乐”态度。这里所谓“态度”，虽然

是一个“常用词”，但如果认真考量，它却也是判断我们做事、做

人成败高下的一个“关键词”。《阿哩哩》所以屡获嘉奖，我们可以

举出很多理由，但以我对建民先生的了解却认为，这件被他称为“小

玩意儿”的“音乐风俗画”，与他的二胡“四狂”系列、古筝独奏

曲等名作一样，都是因为他的每一次写作，都保持了一种极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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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之为个人生命力全身心投入的认真态度。他告诉我，在 1995 年

南京艺术学院组织的一次到云南纳西族地区采集民间音乐的活动

中，当地音乐工作者为他们准备了丰富的纳西族民歌、歌舞、“古乐”

表演，请他们参与“篝火晚会”，了解东巴文化，还赠送相关民间

音乐资料，由此，民风质朴的纳西族，酣畅奔放的纳西族歌舞音乐，

给每个人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而直接冲击建民先生本人听觉的，

则是那些浸润在民歌里的“纳西族音乐细胞”，是那些看似简单实

际上“有些曲调并不是都那么简单”，“同样有比较复杂的部分”以

及那些“不太被人注意的表演形式”等等。更让他惊异的，是他听

到了“那些走得比较远的音调，好像很难记下来的那些音调，甚至

是多调性的东西”。“有时往往是上面声部唱一个固定旋律，下面又

唱另一个调……有时唱一唱汇在一起，后来又分开了。音呢，唱得

非常准……”。我相信，参加这次采风的作曲家们都有各自的特殊

感受，但建民先生今天的这些回忆，说明他不仅听到了，还深深镌

刻在自己的脑际并有了属于他自己的理性分析，甚至听到了别人未

必注意到的纳西族民间音乐特有的色彩和表达方式，这应该是作曲

家有别于他人的一种很可宝贵的听觉记忆。

更为可贵的是，他虽然有了对于纳西族民歌、歌舞的深刻印

象，甚至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但他还是让它们保留着、沉淀着，

并等待着某个一触即发、乐思喷薄时刻的到来。而这个时刻刚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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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十年之后，即 2005 年 8 月。当时，他已经调入上海音乐学院

附中任附中常务副校长。这个时候，由已故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胡

登跳教授开创的“丝弦五重奏”传统虽然延续未断，却又苦于没有

新的乐曲。担任室内乐课程的吴强教授恳切邀请他为学生们拿出一

首新作。往日的积蓄，当时的契机，最终让他写出了一首新的“丝

弦五重奏”，并毫无疑义地选择《阿哩哩》为题。直至 2007 年秋，

CCTV 电视大赛比赛在即，为适应比赛规程，作者改出一个五分钟

的《阿哩哩》缩版，并在编制上作了调整，改为一支竹笛和九件弹

拨乐器，由“金岂组合”在赛场进行了首演。如此，从实地采访到

十年酝酿，从长期储备到一朝写出、首演，前后长达十二年。并不

是说所有的优秀之作都需要这样长的时日和这样苦苦的蕴藉，但《阿

哩哩》作者为一首有质量有个性的新作所持的认真态度和严肃精神，

却完全值得赞许，值得我们深思。

二、《阿哩哩》音乐形态的选择与布局

建民先生说，在结构速度安排上，《阿哩哩》为“散—慢—中—

快”。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这是一种渊源久远的结构模式，很多古

代音乐体裁都曾广泛使用，而在近代戏曲、曲艺唱腔的应用中更趋

成熟。特别是皮黄、梆子两种声腔，通过表演实践的长期积累，很

自然地形成了“导板（散）—慢板（一板三眼，慢）—原板（一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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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中）—快板（有板无眼，快）”的板式系列，该结构在揭示

戏剧矛盾、人物情感特别是纵深叙事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作

者说，在曲体结构安排上，他有自己的“分寸感”而不随意套用。

就此而言，在整体上，《阿哩哩》因为采用了“散—慢—中—快”

而天然地与中国传统音乐结构思维保持了一定的内在联系。但具体

到实际运用上，他并没有原样“搬用”。例如，他把开始“散”段

的长度延伸加长，让竹笛与古筝为首的弹拨组在此起彼伏、长短不

等的对奏中，形成一种“器乐化”的歌唱，用以预示出全曲清澈单

纯的音乐个性和开放多变的叙事格局。而且，无论以下各段落的速

度如何改变，竹笛的管乐音色和线性律动与古筝等各类弹拨乐器的

混合音色和节奏型律动始终形成持续的对比，犹如一个领唱者与众

多“和”唱者的自由对歌。虽然仅有十余件乐器，但营造出我们在

纳西族乃至西南很多少数民族经常可以看到的那种奔放欢腾、载

歌载舞、气势宏阔的音乐生活场景。表面上看，这一速度、节奏

安排受到了传统“板式结构体”的启示或影响，但在深层它又是这

种“渐进式”结构的创造性发挥。我们特别注意到，作者有意在

“散”“慢”“中”与“快”之间构筑起一种巨大的“结构力”场域，

即速度从每分钟 56～58 拍到每分钟 138 拍，让音乐的浓厚抒情与

酣畅的激情得到大幅度的渲染，这或许是《阿哩哩》的音乐动人心

弦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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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哩哩》标题与调性调式的设计与转换上，作者同样遵循

了自己一贯的“治乐”路线，即一方面抓住民族或民间音乐中具有“内

核”意义的某个“音调”，另一方面又将它置于某种人工设计的调

式、调性布局之中，使之在凸显民族音乐特色的同时尽情变化、多

姿多彩，最终让作品中的传统元素与现代思维融合在一起。具体到

《阿哩哩》，他的这个创作理念首先源自那次采风中对纳西族民歌音

调特征的深刻印象。他认为，以《阿哩哩》为代表的纳西族民歌音

调“总体感觉，调式音阶比较简单，有些民歌是三音列、四音列的，

但枝干比较清晰”。有了这样的体认，作者特意为乐曲设计出一个

被他称为“非八度循环”音列的“五度循环链”，古筝定弦是这一

循环音列的直接体现。

例 1. 古筝定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该音列从 D 到 d3 共四个八度，每个音上都建立起一个五度，

又由于第一个五度上出现升 G，故此后每一五度组都有不同数量的

升半度音，从而为不同调性调式的转换变化提供了可能。或许有人

会问，这样一个富有创造的充满了变音的“五度循环”又是从哪里

来的呢？它与纳西族民间音调有关系吗？我的回答是 ：有联系！

所谓“有联系”的依据，请看《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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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音乐”条目列举的民歌《阿里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阿里里》

全曲共 6 小节，上下句，上句落“mi”音，下句落“la”音，

相互紧密呼应，十分完整，并以短促的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与四

分音符交错为推动力一路展开，调式调性（F 羽）、音乐特征跃然

而现，仅哼唱一遍，就会有“枝干清晰”之感。我们特别注意到，

旋律中“隐伏”着两种五度，一个是调式主音“羽”和它上面的“角”，

一个是上主音“宫”和它上面五度的“徵”。

例 2.

     

与它相近的还有建民先生保留在身边并在“微信谈话”后发给

我的另两首《阿哩哩》（见例 3）。

其中，羽—角五度进行仍然是推进旋律的骨干音调。我猜测，

作者正是获得了传统民歌的这一“依据”，才设计了他的“非八度

循环”的“五度循环链”。当然，为了新乐思的全面表达，他的“五

度循环”比原民歌大为复杂，源于此而又新于此，这正是任何佳品

的必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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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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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阿哩哩》到《阿哩哩》

如前所述，关于《阿哩哩》，《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纳

西族音乐》有专门一段文字 ：“‘阿哩哩’，呀哈哩、亚哩、阿哩呀

哩以及阿哩哩，有多种曲调，歌词较为欢快活泼。四十年代产生

的‘阿哩哩’就是由‘呀丽哩’演变而来。其结构简练，有领有合，

层次分明，曲调明快活泼，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心声。”从中我们大

体知道民间《阿哩哩》的流传状况和艺术特点。通过以上叙述，我

们已经知道，室内乐《阿哩哩》是从这里出发的。然而，此《阿哩

哩》非彼《阿哩哩》，其中，不仅仅是歌唱变为演奏、声乐变为器乐，

而是经作者的“创用”“点化”后，赋予室内乐《阿哩哩》一个全

新的鲜活的艺术生命个体。在这个新的“艺术生命个体”内，既融

化了原民歌中非常宝贵的基因，又时时浸润着作曲家天才般的创造。

这里仅以室内乐《阿哩哩》主题音调的提炼和展开为例。我们注意

到，民歌开始两小节是           

  

，到了室内乐，作者改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并进一步展开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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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两者在音调、节奏型方面的联系是明显的，但室内乐

作者在此基础上升华出的主题与原民歌的区别同样也是明显的。其

中最重要的不同，一是第一小节以“角”音代“徵”音，虽然是一

音之别，但增加了锐气和棱角。二是“ ”的反复、变化使用，

强化了音乐推进的动力。三是全曲调性的整体布局和不断转换（E—

A—D—A—B）造成了旋律展开的新颖绮丽。四是改变句幅，将

四二拍改为四四拍，如此一变，快板段精、气皆备，神采奕奕，令

听众感奋不已，大有“一气潇洒，若鹰隼摩空而下，盘折中有劲急

之势”，堪称该作的“点睛之笔”。

在这里，作者处理民歌元素的方法，不是“挪用”，也不是改

编、“移栽”，而是通过“创用”“点化”之法使新作的音乐品格达

到一种境界的升华。在民族器乐创作中，以“改编”的方式大获成

功者有之，如民族管弦乐曲《春江花月夜》 《月儿高》《十面埋伏》；

用“移植”方式赢得广泛赞誉者有之，如民族管弦乐《花好月圆》 《瑶

族舞曲》《打虎上山》等，皆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然而，从更高、

更长远的要求而言，《阿哩哩》作者从民间音乐中吸收某些有价值

的结构模式、音调元素，通过创用、点化而赋予其全新的意义，实

在是一条成功之路。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保持自己与民族传统的那

种无法切断的血缘，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独立艺术个性。

因为，所有的艺术创作都是用某种方式表达作曲家自己。就一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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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义而言，民歌《阿哩哩》采用民众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了纳西人

自己，室内乐《阿哩哩》则是用建民先生最喜欢的方式表达了他个

人对纳西族音乐文化的体认。二者“各美其美”、各具特质，因此之故，

《阿哩哩》也才大获成功！

附：王建民谈《阿哩哩》创作（微信录音记录）

乔老师好！我昨晚从外地回来，这几天在江南小镇转了一下，

那里空气很好，也可以洗肺，休息休息，回来就给你汇报有关《阿

哩哩》的事项。

《阿哩哩》的创作时间是 2005 年 8 月份，正好是我到上海音乐

学院的第三年，利用暑假写下来的，最初的形式是五重奏。当时写

《阿哩哩》的起因是什么呢？我们学校里边的民乐系的室内乐，那

时候上海音乐学院在这个领域是有传统的。也就是说，是胡登跳先

生独创的“丝弦五重奏”形式。他的“丝弦五重奏”形式是没有笛

子的，二胡、柳琴、琵琶、中阮，还有扬琴或者古筝。那我也想写

一首新的民乐室内乐。我当时担任附中常务副校长，我们的民乐系

学生经常有演出。但是，这类民乐的曲目相对少一些，都是五重奏

形式，像《欢乐的夜晚》等，都是胡登跳先生以前写的作品。我想

写一首新一点的作品，所以就写了这样一首五重奏。我的编制是笛

子、二胡、柳琴、古筝、中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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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首《阿哩哩》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光听“阿哩哩”这

三个字就应该能够猜想到其中的内容。《阿哩哩》是纳西族民歌的

一种。它通常作为民歌的标题，有的时候也作为衬词。我不是特别

清楚它是不是作为民歌分类中固定的标题什么的，总之它作为民歌

中的标题经常出现，衬词里也会出现这么个东西。

这个印象还是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大概是 1995 年左右

吧。当时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带着我们音乐学院的一些老师，

搞创作的老师下去采风。到云南丽江，有这么个活动。采风中安排

了不少内容，就是专门到丽江考察民间音乐，包括东巴文化等等。

还看了当地不少民歌、歌舞表演，这是他们的文化系统专门为我们

组织的。另外，也看了纳西古乐等等。凡是跟丽江民歌有关的，我

们都看了。另外，我们还采访了当地文化馆的一些专门搞音乐的纳

西族学者，他们也给我们讲了纳西族民歌的特点等这些东西。当时

听、看表演，也录了不少原始民歌，印象比较深刻。也获得了一些

谱面上的资料，是他们文化馆印的当地民歌。一会儿我会发给你两

首，供你参考，好吧？

其中，我们在听纳西族歌唱，看纳西族篝火晚会和文化馆专门

为我们组织的歌舞表演之后，就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纳西

族是一个十分擅长载歌载舞的民族，也是一个十分朴实的民族，民

风特别淳朴。丽江古城当时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好。据说现在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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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浓厚了，也变味了。因为很长时间没去了嘛！听下来的感觉，

是很多民歌很有特点。互相之间以及与云南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歌也

有一些互相融合的地方。总体感觉，调式音阶比较简单，有些民歌

是三音列、四音列的，枝干比较清晰。但是，它也有令人想不到的

部分，比如说，在有些表演里面，它们会出现那些走得比较远的音

调，好像很难记下来的那些音调，甚至是多调性的东西。就是按照

我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多调性啦。有时往往是上面声部唱一个固

定旋律，下面又唱另一个调。这种情况比较多，有时唱一唱汇在一

起，后来又分开了。音呢，唱得非常准，这种情况是和很多少数民

族的情况近似。比如说侗族大歌里比较复杂的多声部，他们的音都

会唱得非常准，这也可能跟他们的音乐细胞或音乐素养在民歌里浸

润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民歌有的时候看似简单，但实

际上有些多声部的或者有些不太被人注意的表演形式或者有些曲调

并不是都那么简单，它们同样有比较复杂的部分。

回来后想了一下，肯定自己是要写一首纳西族的题材。因为当

时 2005 年的时候，我刚好是调到“上音”的第三年，这个第三年

离我们上个世纪采风的时候时间也不长，大概七八年的样子，印象

还很深，所以采风回来就想写一首纳西族风情的东西。但一直还没

写，在 2005 年写五重奏时就想这么来写，情况就是这样的。

题目呢？很简单，就取“阿哩哩”三个字，我上面已经说到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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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哩”其实不包含什么特别的具体内容。你说它是民歌的名字也好，

说它是一种体裁也好，或者就是纳西族的一个音乐符号也好，总之，

我就取了这三个字作为乐曲的标题来写。

下面，我发几首谱子给你参考一下。

其中，有一首的名字就叫《阿里里》，这首民歌的主题我在室

内乐《阿哩哩》中快板部分用了（唱前面一句），这是用了开头的

主题骨干来写我的快板部分。民歌乐谱中有东巴文，所以说它这个

记谱就有叫《阿里里》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回事。（谱暂略）

实际上是上面应该记的是它的上方五度宫系统吧。应该是这样

的情况。但我听到的很多不一样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多重调的感觉。

从创作技法来看，应该是秉承了我以往写狂想曲、古筝独奏曲

的一贯想法，也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写，都应该能听得出

在语言上很明确的民族味道，特别是旋律，同样也是旋律呢！可能

我不太喜欢用现成的，而要用经过自己的组合，自己提炼或者根据

自己的需要进行重组的方法，这跟以往的方法近似。写作之前，我

进行了一些前期的酝酿、准备，并且根据自己采风所得的印象，我

设计了一个“非八度循环”的这么一个音列，也可以说是“非八度

循环”的音阶吧。因为它不是从底下往上走，它是一个模式化的，

固定的模式化的组合的循环，所以叫它“非八度循环音列”似乎更

恰当些。那么，你从古筝的定弦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五度一个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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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参照古筝谱）。

这个创作方法我用过若干次，最早我在（一九）八九年用过吧。

那时，我创作了一首单簧管与钢琴组曲，其中有一首《春晓》，也

是用了类似的手法。还有一首，我的古筝曲《莲花谣》也用的是类

似的手法，类似的定弦，只不过是弦的结构不同而已。

这种模式化的音乐，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是因为它有个好处，它

可以很方便地把你所需要的音调或者味道纳入其中，同时又可以形

成纵向和横向的扩张，说它是调的扩张也好，说它是结构的复杂化

也好，它确实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完成

了《阿哩哩》。现在要做的形式是为一支笛子和八到十件弹拨乐而

表演的新形式。

当时，五重奏写好以后，还没来得及正式演出，到 2007 年“央视”

举办首届民乐电视大奖赛的时候，我们的吴强老师正在训练她的弹

拨乐学生，中阮、柳琴等等一些专业学生的时候，就想排一首新的

作品，我就把“五重奏”改成为一支笛子和若干弹拨乐器的这么一

种演奏形式。于 2007 年 11 月份在北京国安剧场“央视”首届民乐

大赛上首演。当时，为了参加这次大赛，这个团队就叫做“金岂组

合”，首演的曲子就是《阿哩哩》。《阿哩哩》有八到九分钟的样子，

当时电视大奖赛要求的是五分钟，因此在决赛的时候是一个“压缩

版”，是一个五分钟的“压缩版”，当时获得了大赛有史以来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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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03 分，现场效果非常之好。

之后呢，五重奏以各种版本的形式演出，用于室内乐的训练以

及各种场合的演出。曾经于 2008 年获得全国第二届大学生会演（南

京）专业组金奖。

这首乐曲的结构，从速度上来讲分成好几个部分，在乐曲结构

使用上，我是根据自己的分寸感来写的，我是不太喜欢套用现成的

曲式，从乐曲的结构以及板式的使用，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散—

慢—中—快”这么一个渐进式结构方式，或者说是渐进式板式吧。

这首乐曲曾经获得全国第二届大学生会演优秀作品奖（最高奖），

后来又获得去年颁发的全国第九届金钟奖室内乐最佳作品奖（不分

金、银、铜，故也属于最高奖）。

乔老师，根据我想到的，就啰啰唆唆讲了那么多，全部都是碎片，

可能你听上去很麻烦，那就给你添麻烦了。不过，这个作品确实不

是什么大东西，就是一个小玩意儿。因此，我觉得往往是很小的东

西里，它的容量有限，也刨不出更多的东西，就简单地写写可以了。

不要费你太多的心思，好吗？乔老师，谢谢你！

另外，你如果还需要什么？听上去还不满足，或者需要我从邮

箱里发些什么东西，尽可以告诉我。因为我没有更多的现成资料。

需要有什么补充的，那您告诉我，我会照办，好吗？乔老师，非常

感谢！您多休息，保重！


